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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于涛 记者杨涛
利乌鲁木齐报道 由新疆作家协
会主办的康剑散文集《喀纳斯自
然笔记》作品研讨会近日在乌鲁
木齐市召开。新疆作家周涛、赵
光鸣、沈苇、黄毅、熊红久等到会
并发言。

《喀纳斯自然笔记》描写了喀
纳斯的山水与人事，表达了康剑
对喀纳斯、对大自然的深情厚爱，
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思想性。

作家康剑层在喀纳斯景区管
理委员会任职8年，自称喀纳斯 护
林人。康剑将山水视为人类永远
的老师，它使人变得宽容、善良、博
爱和谦和。这本散文集是他多年
来为喀纳斯所写的文字，并配有多
幅摄影作品，图文并茂、制作精美，
被新疆作家沈苇评价为“一个自然
主义者的山水经”。

研讨会上，作家沈苇说，一本
书就是一次提醒，引发我们对自
然的思考。这是一本美丽的书，

同时也是一本有责任的书，作者
在本书中以自然为镜，反观人类
的种种行为。

沈苇认为，这本书的价值不
仅在于提供了一方自然可靠的

“地方性知识”，更在于在一个人
与自然的关系严重错置的时代
里，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调校。

书 中 强 烈 的“ 语 言 行 动 ”和
“散文诉求”，基于作者强烈的危
机感和责任意识，并引发读者思
考，像喀纳斯这样的人类净土到
底意味着什么？当它们彻底消
失殆尽的时候，人类就失去了最
美好的精神家园。没有了精神
家园的人类，一定会退化到荒蛮
年代。

作家赵光鸣等表示，从这些文
字中可以看出，康剑在用心听风
景，他的文字有深沉的思想，对自
然的悲悯和内心深处的忧患之情，
这些都在提醒人们，如何爱惜大自
然，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喀纳斯自然笔记》研讨会召开

■

作
家
简
介

郭
雪
波
，
曾
任
内
蒙
古
社
科
院
文
学

所
助
理
研
究
员
，
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文
艺

室
主
任
，
华
文
出
版
社
编
辑
部
主
任
、
编

审
，
中
国
环
境
文
学
研
究
会
副
主
任
，
现
为

北
京
市
作
协
签
约
作
家
。
著
有
长
篇
小
说

《
银
狐
》
、《
狼
孩
》
、《
红
绿
盘
》
，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
郭
雪
波
作
品
自
选
集
》（
三
卷
）
、《
沙

狐
》
、《
沙
狼
》
、《
大
漠
魂
》
等
十
余
部
。

长
篇
小
说
《
大
漠
狼
孩
》
获
首
届
全
国

生
态
环
境
文
学
奖
及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文
学

骏
马
奖
，
中
篇
小
说
《
大
漠
魂
》
获
我
国
台

湾
第
十
八
届
《
联
合
报
》
联
合
文
学
中
篇
小

说
一
等
奖
，《
继
父
》
获
我
国
台
湾
《
中
央
日

报
》
宗
教
文
学
奖
，
根
据
《
沙
狐
》
改
编
的
广

播
剧
获
国
家
﹃
五
个
一
﹄
工
程
奖
。
作
品
译

介
至
法
国
、日
本
。

阿
拉
坦

根
娜

◆

郭
雪
波

阿拉坦-根娜，不是一个人名，更不是一
个女孩子名字，虽然好听。

这是一种植物名称。在万千种名贵草木
中，也没有它的席位，它很普通，甚至“出身低
贱”。野生在科尔沁广袤的沙化草地上，过去
连牛羊都不屑于啃它一口，嫌它小叶片下有
刺儿，吃时扎嘴，味道又苦涩。

儿时，常见父亲弄来一种根藤编绳子，发
金黄色，十分坚韧，又像麻绳一样柔软。我抽
出 一 根 当 柳 条 马 骑 时 ，问 父 亲 这 是 什 么 根
藤？父亲头也不抬地说一句，是阿拉坦-根
娜的根，孩子。从此我记住了野地上有一种
植物叫阿拉坦-根娜，根能编绳。名字好听，
这蒙古名字的意思为“金子般的”。当时我十
分不解，这么一个普通野生植物，为何叫它

“金子般的”？是因其根的颜色金黄，能编结
实的绳子，还是有着别的缘故？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来到科尔沁沙地。
起伏的人生境遇，一下把我从满脑子小资浪
漫，掷回到残酷的生存现实，开始了对沙漠的
深层次思索。我调查科尔沁草原沙化原因，
并对沙地人和事以及动植物都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当时邻近的奈曼旗有个治沙站，是中
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派出机构，经时任
奈曼旗旗长的朋友治安介绍，我有幸拜见并
采访了治沙站站长王光复教授。

王教授年已六十，戴副眼镜，南京人，他
老 伴 也 是 沙 漠 专 家 ，与 他 一 起 在 治 沙 站 工
作。老两口从大学毕业至今，几乎一辈子都
转战在中国北方沙漠。从西北腾格里沙漠、
库布其沙漠，到如今这里的八百里瀚海科尔
沁沙地，纵横几千里的大沙漠哪儿都留下过
他们的脚印。而唯一的女儿一出生便丢给南
京老母，从没有陪过，女儿甚至一直对父母怀
有怨恨。

他们为治沙事业的献身精神，使我十分
感动。“你知道，这荒漠化，是地球的顽疾，需
要早点找到治理的办法。”王教授那张被风沙
吹黑吹瘦的脸上，显出深深的忧虑。他说，作
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只是尽着自己的职责
而已，这不算什么，有的同志已经为这一事业
献出了生命。

王教授沉默了，一时陷入痛苦中。在我

的要求下，他讲述了下面的真实故事。
在库布其沙漠工作站，他有个同事叫陈

源，一个老光棍，由于常年在沙漠深处默默工
作搞科研，耽误了谈对象，人也木讷，只知埋
头干事不善交际。他几乎全身心投入到治沙
事业上，为找到适宜沙地生长能治理沙漠的
植物，他画着一本百草根系图谱。在那动荡
的岁月中，他成了黑专家，成为清理阶级队伍
的对象。可他每天依旧扛着铁锹到野外作
业，饿着肚子在沙地上挖那些治沙植物的根
系标本。

那天天气很好，一个难得没刮风沙的秋
日，老陈又背着包走了，去了沙塬。到了晚上
没见他回来吃饭，大家这才想起他，赶紧去他
的工作点找。结果工作点上没有他的人影，
在一旁发现有一个挖下去两三米深的沙坑，
可已经塌方，坑边放有一根两米长的植物根
须，还有一张画了一半的植物根系图。大家
马 上 意 识 到 出 事 了 ，赶 紧 挖 掘 那 塌 方 的 沙
坑。人很快被挖出来，可已咽气多时，鼻嘴眼
晴里全是沙子。

王教授眼里有泪光闪动。我的心也被强
烈地激撞。英雄，其实不必轰轰烈烈。片刻
后我问，那个植物，陈先生用生命换来的植
物，叫什么？

金棘儿。一种根部能在沙漠里扎进两三
米深根的木本植物。治理北方沙漠，它将成
为一员主将。王教授拿手绢擦拭变得模糊的
眼镜，叹口气说。

王教授说的这“金棘儿”，就是我在篇头
说的阿拉坦-根娜。

这次回到老家沙村，我进一步结识了这
“金棘儿”——阿拉坦-根娜。

那天宿酒未醒时，弟弟白沙一大早就叫
醒了我。当我赶到村北五里外的塔民查干沙
漠脚下时，那里已经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了。
弟弟白沙是村里“一把手”，他率领全村一千
多名男女老少，在塔民查干这恶魔般横亘村
北 多 年 的 沙 带 搞 秋 季 治 沙 会 战 ，已 有 十 多
天。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种树植草，围歼一座
座固定沙丘和沙坨子。为治理这片沙漠，我
过去也没少帮着弟弟跑这跑那。

你们现在往塔民查干上种着什么植物？

我问弟弟。
阿拉坦-根娜，大哥。
我心里一震。问他，为什么种它？
弟弟告诉我，是旗里草原治沙站推广的，

他们提供的草籽和种苗。实践证明，这阿拉
坦-根娜的确管用，在缺少水分的沙漠里，它
的根扎得很深，能探进地底几米深处吸收水
分。而且，一旦成活，它又耐旱抗沙，不惧任
何风沙，一丛丛一片片地连接繁生，作为多年
生植物割下一茬又长出一茬，总是长生，除非
断根。它一旦盘住沙丘，就能牢牢固定住它，
不再让其随风移动，真是治沙的宝贝。

弟弟又说，过去我们这儿的野地上，其实
到处都生长着阿拉坦-根娜，后来人口多了，
没柴烧，大家便把它砍来当柴烧，渐渐就砍光
砍绝了。现在，这种过去野地杂生的草成了
宝贝，光籽儿就一斤 3块多钱。

“哥你看，那边就是这几年我们种出的阿
拉坦-根娜绿色网带。”

在茫茫的塔民查干沙漠脚下，果然挺立
着一条条绿色屏障，蔚然壮观。走近看，阿拉
坦-根娜矮棵灌木，一窝子一窝子丛生着，小
椭圆形的叶子灰绿灰绿，每片叶下还长有小
刺儿，人和牲口不易接近它。叶丛中开着朵
朵小白花，等花落后便生出豆荚，荚里孕育着
它绿豆大小的种子，随风落地后便生根，来年
春天又生长出新的一丛阿拉坦-根娜。

我不禁感叹，赞许道，干得好。
心中不由想起，那位为画阿拉坦-根娜

根系图谱而献出生命的治沙科学家陈源。他
那么默默无闻，平凡而普通，连哪级劳模都不
是，当时还顶着一顶黑帽子，也谈不上什么大
科学家，没多少人知道他，他这种从事远离主
流科学的边缘人，也不可能大红大紫。然而
现在，后人却在享受着他的科研成果，那治沙
百草根系图已成为治沙工作者必备工具书，
他为之献身的阿拉坦-根娜已然成为治理中
国北方沙漠最重要的武器。他的一生，正如
他为之献身的阿拉坦-根娜一样，平凡而伟
大，无闻却隽永。

人们应该记住这样的人。起码不应忘
记。这样的人，才像黑暗的东方地平线上初
露的晨曦，照亮前方的路。

仿古街
◆谢根林

小镇人天生具有市场经济
的眼光。十几年过去了，小镇已
不是原来的样子。他们的服装
出口远销海内外。经济富裕了，
小镇上过去的老旧房子几乎被
现代化的高楼代替，街道与大城
市一样崭新、整洁、时尚。凡是
豪华都市商贸街具备的元素，小
镇上一应俱全。绝大部分居民
都住进了商品房。小镇的知名
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地级市。

有一天，镇长一行在走访准
备制定下一步规划时，忽然发现
镇上剩下的老民宅和商铺，只有
一条老街了。如果用一种色调
来形容这条老街，那就是灰色。
青色的砖、灰色的瓦、老旧的窗
格、雕刻精致的花窗、磨得透亮
的青石板。这些年代久远的建
筑在现代化城市里反倒积蓄了
一点古意和人文情怀。大家意
识到，保留一条古旧老街显得万
分必要。

经过规划设计部门的考察，
他们提出保留原有民居风貌，在
此基础上加以修缮的方案。经
申请上报，小镇的老街改造方案
得到上面的认可和批复。

接下来的工作对小镇人来说
并不难，再大的新建、扩建工程都
干过，一条小街的改造又算得了
什么。

经过两年的修缮，一条崭新
的街道展现在人们眼前。白墙
黛瓦、雕梁玉栋、亭台楼阁，与现
代 建 筑 群 相 映 衬 ，倒 也 别 有 情
趣 。 按 照 规 划 ，一 部 分 居 民 回
迁，再现老街旧有的繁华。

街道正面作为商业街，人们
的夜生活可以更加丰富。吃罢
晚饭，夜游于此，边散步边享受

购物的乐趣。街道背后的沿河
小道，作为小镇人晚上散步的道
路，让人们也能依山傍水过上绿
色生活。

仿 古 街 重 新 开 张 之 际 ，市
里 的 领 导 也 前 来 观 摩 。 在 众
人 的 陪 同 下 ，他 感 慨 万 千 ，“我
小 时 候 就 是 住 在 这 样 的 街 道
里 。 每 天 放 了 学 ，在 家 门 口 的
街 上 吃 小 吃 。 现 在 镇 上 建 设
了 这 样 的 街 道 ，真 是 小 镇 人 民
的福气啊。”

陪同参观的领导都感叹不
已，纷纷夸奖镇政府的眼光，既
与时俱进又保护了传统文化。

一行人又来到沿河的小路
边，发现河岸都翻修一新了，河
埠头也有不少。虽然现在的居
民很少使用内河的水了，但有了
河埠头，小河就有了情调。市领
导依旧感慨不已：“跟我小时候
的河埠头一个模样。仿佛让我
回到了少年时代，想起了童年的
伙 伴 。 那 时 候 ，一 到 夏 天 的 傍
晚，我们就下河游泳，天黑了才
肯回家。”

说 着 说 着 ，就 走 到 了 河 埠
头 的 最 后 一 个 台 阶 ，弯 腰 朝 水
下看去。

河水依然清澈见底。
“ 咦 ？ 小 罗（镇 长 的 名 字）

啊，这河埠头虽然做得漂亮，但
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领导说。

县里的领导、镇上的领导马
上围过来，异口同声地说：“缺点
什么？我们马上就去改进。”

市领导皱了皱眉头，仿佛陷
入了沉思。“真的缺了点什么，这
水就是太干净了，怎么没有一根
水草？怎么没有一条小鱼、一只
小虾、一只小蟹……”

连续污泥深度脱水设备 诚聘代理/经销商
上海中耀环保 13816865016 13524069775 1380176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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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只是人发明的一个名词，在大
自然里并不具备意义，很多事物都相信
夜晚才是它们的日常生活。蘑菇集会
的日子，天空被发了请帖，所以派了雨
当信使，敲开了大地之门。也有许多
的夜赶来，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之夜、
王维的枫桥之夜。于是蘑菇从大地的
眠床一跃而起，从泥土的柜子里翻出
了色彩鲜艳的礼服，为了隆重纪念自
己这个华丽的日子。

猴头蘑

高山之巅，雾气缭绕，柞树林立，树
干直插云天。猴头蘑就生活在高大的
柞树上，或中腰、或顶尖，不着尘土。雨
后的一刻，一个小白点蹑手蹑脚地探出
头来，渐渐生长，由一个白球变大，又开
始分裂，一丝丝的。直到整个丝毛站
立，莹白如雪。形如猴头，却神气俱清，
不踏尘世土地不与淤泥为伍。它的对
面枝干上，一定还有另一个它，它们一
起出现、一起生长。这是它们最值得惊
异的地方。这种蘑菇，必须配对出现，
你发现一个，也肯定会有另一个。

它们孪生，又不像其他蘑菇那样群
居，他们一对一。知道你，晓得我。不
敢轻解它们是夫妻，因为夜夜相望，却
不能在一起。宁愿它们是两个知己，
在 诗 经 的 土 地 上 。 透 过 阳 光 表 达 温

暖，通过风声传递心思。夜深沉，有月
清辉如雪。它们一袭白衣，正襟危坐，
思想高古，彼此对望，洞察心扉，如隐
士般悠游。

松树伞

别的蘑菇都像伞，但没有叫伞的，
唯有松树伞例外，可见它伞的特征多
么明显。它从泥土里刚出来，顶一个
紫色的小伞帽，慢慢地打开帽子，里面
的片片薄膜毕现，然后由紫色变成黑
色，一条条像伞的骨架，用力支撑。

松树伞有洁癖，对住处非常挑剔，
一 定 要 在 松 树 下 。 松 树 有 80 多 个 种
类，如落叶松、国松等。落叶松里有小
粘蘑、小青蘑、小黄蘑等。而松树伞只
长在油松里。这种树从小就少年老成，
紫红的枝干扭曲着生长，上面爬满疤
结，树皮层层剥落。

深秋的时候，松针铺地，野草稀疏，
也需要一场秋雨，松树伞蘑才挪腾出
来，顶着松针，不急不缓，像个不苟言笑
的老者。现在，松树越来越少了，又因
为它的材质好总被人盗伐。它生长得
缓慢，几十年才能成材。松树少，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松树伞蘑就更少了。

今年的集市突然冒出一堆堆油光
锃亮的松树伞，价格尤其便宜。可这并
不是出松树伞的时节啊。我在一个卖

菜的人那得到了答案，这些都不是本地
的，也许是外地种植的？我感觉失望极
了。

我不明白松树伞和油松之间到底
是怎样的一种共生关系，它们都来自于
土地。它们的秘密都藏在土地里。我
们不在水里不在土里，所以我们不会了
解它们的秘密。

榛蘑

榛蘑，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既不
象形，又不以颜色取胜。它太普通，似
乎世界各地除大漠高寒地区外都能发
现它的踪迹。

在 我 眼 中 ，榛 蘑 幼 小 的 时 候 胖 胖
的，毛茸茸的小脸挂着层白醭，像一个
爱美的小姑娘，可是粉又不会擦得恰到
好处，只是挂在脸上。

东 北 地 区 的 榛 蘑 炖 小 鸡 ，绝 对 算
作一道特色菜。蘑菇、鸡、几种调料，
用 柴 火 一 烧 、锅 盖 一 捂 ，别 提 多 美 味
了。一方水土出产一方风物，也只有
在我们东北，才会产出如此美味。

记得前年和大哥出去捡榛蘑，哥哥
扒开路边的野草丛往下一望，大声地喊
了一声，我们被斜坡上团团簇簇的大片
榛蘑吓到了。山坡上、大树林里、蚕林
里，甚至苞米地里都是榛蘑。我们沿着
斜坡扒开野花野草，兴奋得如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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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特别指
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
支撑。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
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
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为
进一步繁荣生态文化，落实《全国
环 境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纲 要（2016~
2020 年）》的有关要求，推动生态文
化作品创作，推出一批反映环境保
护、倡导生态文明的优秀作品，培
育生态道德，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
司联合有关单位举办“大地文心-
首届生态文学作品征文活动”，由
中国环境报社承办。欢迎广大作
家、文学爱好者积极参与投稿。

征文主题：具有深刻的生态思
想内涵，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热爱自然的理念和精神。内容以
纪实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真实
人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要求讴

歌生态之美、展现可喜的环境变
化。应征作品要注重文学品质和
故事性，主题突出，真实生动，文笔
细腻流畅。

作品体裁：包 括 短 篇 报 告 文
学、散文、评论。报告文学 4000 字
以内，散文 1500 字以内，评论 1500
字以内。

来稿要求：原创、未公开发表，
如因抄袭、盗用他人作品或歪曲事
实等情况产生纠纷的，由作者负
责。请在稿件中注明作者真实姓
名、地址和电话等联系方式。只接
受电子邮箱投稿。

征文活动时间为2016年4月～
11 月，应征作品将择优在中国环境
报文化版刊发。征文活动结束后，
优秀作品将结集出版。

征文设专用邮箱：
dadiwenxin@sina.com
联系电话：
010-67112251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

中国环境报社

大地文心-首届生态文学作品
征文启事

新闻速递


